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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作为一种自称，在当下广泛流
传于青年人文化中。而与此同时，一批被指
认为拥有“打工人”标签的文艺作品也应运
而生。实际上这些作品当然应被归属于“职
场”题材之内，但另一方面，其精神主旨似乎
确实与以往的“职场”题材有所差异。

具体来说，“职场”题材在当下依旧广泛
存在于文学、电影、电视剧乃至动漫、游戏等
多种题材中，但就以《年会不能停！》《银河写
手》《疯狂星期一》等近期多部影视作品来
看，似乎和十余年前的职场作品整体的精神
面向有了较大的差异，观众们以对“打工人”
的情感认同，逐渐取替了以往关于“白领”的
滤镜式想象。而这差异本身，正可推演时代
之变迁。

影视职场题材的“打工转向”

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打工人”形象，实则意味
着人们如今所关注的，是在已然作为背景的“职场
空间”之下被遮蔽的真实的劳动与情绪的疲劳。
又如港剧《新闻女王》，虽然主角设定为绝对可以
被称为精英的媒体公司当家主播、管理阶层，但在
这“明面职场，实则宫斗”的叙事之下，相当多的观
众将这种夸张的氛围联系到了自己的真实工作环
境，如一则豆瓣高赞评论所言：“像极了我上班时
的工作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想象已然失效了，留给观众的
是作为雷蒙德·威廉斯意义上的情感结构——所
谓“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们当下真正在意并形成
情感结构的，是与自身工作体验切身相关的现实。

与此相近的例子是近日上映的影片《白日之
下》，这部作品实则并无着重刻画新闻工作者的

“职场”生活，但依旧有不少影评将一部分论述对
应到职场之上。

当然，尽管无论是《年会不能停！》中最终
还是将解决问题的办法归结于公司最高决策者本
身的“正确性”，还是《银河写手》中以奋斗和
理想主义遮蔽现实本身难以解决的去留问题，抑
或是 《疯狂星期一》 中借由团队合作与完成过

去的梦想而抵达当下的幸福，显然都并不可
靠，但观众已经学会从作品中挑选出自己真正
关心的部分。

或许可以这样说，借“打工人”之名的自
称广泛流传，印证着当整体经济从急速上升而
进入新常态后，人们所关注的也从某种外部的
想象回归到了与自己现实经验更为贴近的真实
生活——无需借以大众媒介来进行作为品味的
文化想象，而更加注重符合自己与整个社会连
接的情感结构。

这或许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在当下便意
味着，中国的“职场”题材迎来了某种“打工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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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的想象回归到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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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作为消费主义在国内兴起、社
会文化日新月异的十年，在经济生活发展、分化
的基础之上，呈现出了大众文化作为表象的纷乱
复杂，现象丛生。例如，伴随着享受时代红利的
中等收入人群的出现，大众传媒以各类时尚杂志
为代表，与一系列以“商战”为旗号的电视连续
剧作品一起，构建着这一人群所谓的审美趣味。

而关于这一人群的想象，则作为显性文本一
直流通于大众文化场域，随着新世纪到来中国经
济的一路高歌猛进，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将结束
时被作为某种类型文学广泛接受。彼时，“职
场”题材创作逐渐转变为了以构建“白领”形象

而进行的关于中高收入人群的想象；在其后的十
余年间，尤其随着互联网影视作品的流行，职场
空间又多被用来作为“恋爱”题材又或“爽文”
的发生地，作为文娱工业“造梦”的一面遮蔽了

“职场”的真实性，而这背后或许是对于白领形
象的想象已然完成。

但今天“打工”这一词语的回归，似乎意味
着这样的想象已然不再重要。在经济发展逐渐平

稳的当下，某种变化已然发生，这正是时代症候
的体现。

“打工文学”最早同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
年代。如深圳等外来打工人口较多的地区，专门
创刊了《打工小说》杂志。时至今日，如皮村的

《新工人文学》 似乎在这一脉络之下继续发展，
乃至成为了某种文化现象，并诞生了如范雨素等
颇受关注的“工人作者”。

但显而易见的是，当年的打工与工人，与我
们当下所说的“打工人”在所指上并不相同，
但二者何以在今日能被联系起来，却是值得探
讨的。

从“白领”到“打工人”

以电影《年会不能停！》为例，此电影中职
场空间的设置实际上是以所谓“互联网大厂”为
原型。“大厂”一词，从上世纪对于大型工厂的
所指迁移到当下对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称呼，因此
在最早出现时便带有一种自嘲的态度，是互联网
公司的职工对于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与工厂工
作方式相似的一种表达。而后来所谓的“打工
人”也在这一脉络下成为了某种用以“自嘲”的
称呼。

但这部作品则直接将上世纪90年代的工厂生
活与当下的互联网公司联系起来，既在角色的身
份设置上，亦在叙事结构内。

由大鹏所扮演的男主角胡建林本就是工厂工
人出身，而在各种戏剧性巧合下进入“大厂”工
作后与所谓的都市精英们共同工作，在嬉笑怒骂
之间完成了对于当下“打工人”生活的描绘与职
场环境的反讽。通过各种蒙太奇，影片将1990年
代的工厂生活与当下的“打工人”生活并置，作
为经历过二者的胡建林则成为了这种联系的纽

带。贯穿全片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反复在
电影中两个年代出现，由不同身份的人演唱，将
上世纪以来的“工人”与当下的“打工人”彻底
联系起来；而另一首主题曲的名字本身《打工人
之歌》更成为显著的表征。

由此，上世纪90年代对处于社会变革期各类
有关工厂与工人的表述，与当下经济从飞速发
展进入到新常态后大众对互联网大厂的想象，在
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同构，从而形成了情感结构的
链接。

这种同构在以“乙方电影”自称的《银河写
手》中更为显著。笔者曾在一篇影评中提及，这部
作品中最重要的镜头，便是“作为主角的编剧与外
卖员相视而望恨不得成为对方”。在这个意义上，
作为原义上的“打工者”外卖员，与看起来似乎更

加“体面”的脑力劳动者编剧同样作为“打工人”
被同构了。

这实则与近年来以诸如胡安焉的 《我在北
京送快递》 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享有共通
的情感结构，被观众/读者们指认为自己的真
实生活经验——一切劳动者在本质上并无不
同。

类似主题的日本电影《疯狂星期一》在其本
土上映一年半后被引进国内院线，也与这股风潮
不无关系。影片将职场空间设置在一个小型广告
公司，公司员工集体陷入了以一周为期限的时间
循环，重复着完成繁复而无聊的工作，似乎在诉
说着本应最具有创造力的设计行业，实则已经陷
入了毫无意义的重复。因此，影片中最值得探讨
的便是时间循环作为隐喻本身——如果说大多数
时间循环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某一目的，那么
在这部作品中，打破时间循环本身便是目的，而
真正打破循环甚至意味着主角要放弃工作晋升这
一本来目标。

以同构实现情感结构的链接


